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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北洋時期（1912－1928）前後當政的七位元首，在晚清傳統

文化中成長，同時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親歷者。他們有着長期投身

軍旅的經歷，但對人文事業也頗為重視。其中六位皆有詩歌創作之經

驗，而表表者當數袁世凱、徐世昌、段祺瑞、曹錕四人。1 袁世凱最

可靠的詩作皆成於清末隱居洹上之時，既流露出對政局的憂心、懷才

不遇的憤懣，也表達了流連山水之情。徐世昌出身翰林，清末民初久

在軍政界，閱歷豐富，但詩作直接反映時事者甚少，表達的往往是山

水隱逸的自適之思。段祺瑞的詩歌多作於直皖戰爭以後，有意識地

用以感世，內容風格質樸而少雅趣。曹錕自 1924 年北京政變後，於

1926 年下野，寄情於禪悅、書畫和詩文。其詩作以題畫詠梅為主，

不無自辯乃至自悔的動機，同時也兼備了感世與自適的宗旨。可以

說，感世宗旨源於自古以來的詩教傳統，而自適宗旨則體現出個人化

抒情對於公眾角色之調整乃至對話，具有「自我書寫」（l’écriture de 

soi）的功能。北洋元首詩作中感世與自適宗旨的並存、扞格與消長，

固然與民初政體對元首職能之設定與規範關係甚大，卻也視乎各人自

身個性與經歷。而對於北洋元首詩人而言，無論哪一層宗旨，都是藉

1	 張作霖名下至少亦有三首詩作。其一題為〈到片瀨觀〉：「得意詩成好句多，吟肩高聳
骨峩峩。憶君相對心常樂，數曲屏山一幅波。」其二云：「江南塞北雪紛飛，疑是天

公彈棉被。輕撲漫捲無邊舞，鋪就乾坤萬重瑞。」其三云：「本帥有原則，墨字寫成

黑。不是我寫錯，寸土不能失。」其一出自網上流傳之張作霖書法作品，或為其幕僚

所潤色。其二詩意接近張宗昌之〈下雪〉，其三為著名掌故，然文字較為淺白，是否

好事者附會亦待考證。

以塑造自我形象（self-fashioning）的重要手段。

第一節	 北洋元首的文學場域

北洋元首賦詩的傳統，可以追溯至古代帝王。龔鵬程說︰帝王

詩原本是中國詩史上的主體。古代所謂「詩教」，重點亦正在於王者

教化這四個字。天下風氣風俗，必定是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

樑不正則下樑歪的。帝王倘能作詩，且能以詩風化教化臣民，自然社

會也就溫柔敦厚了起來。現實上，漢代詩壇文壇亦以帝王為領袖。劉

邦之歌「大風」、漢武之詠「柏梁」，帶動了一批文學侍從之臣的獻

詩獻賦，形成了具體的文學集團。直到曹魏時期的建安七子、六朝時

期的竟陵八友等，結構莫不如此。帝王身邊團結了一群文人，而帝王

就是中心，曹操、曹丕、曹植、梁武帝、簡文帝、陳後主之例，都鮮

明不過了。唐代其實也仍如此。唐太宗、唐玄宗尤其傑出，武則天也

不俗。他們不是附庸風雅，而是主持風雅，風雅由其主導。這種主導

又並不是政治性的，乃是文學性的。不是因其權勢及政策施為，而是

他們的文學導引了文學的發展。在其文學集團中，他們總是最顯眼

的，文學造詣確能服眾，因此才能主導一代文風。2 換言之，傳統中

國宮廷詩人群體，是與「元場域」（meta-field）——權力場域最為接

近的文學場域，也是以帝王為核心，弘揚詩教、推行政治理念的重要

場域。自殷周以降，宮廷文學場域所形塑的以藻飾太平、鼓吹休明為

宗旨的慣習（habitus），也一樣制約着作為詩人群體領袖的帝王——

縱然作為知識人的帝王在這個場域中，並非如其詩友那般屬於「統治

2	 龔鵬程︰〈文心史識一手兼〉，載陳煒舜︰《卿雲光華︰列朝帝王詩漫談》（臺北︰唐山
出版社，2017年）。



感世與自適：北洋元首的文學場域 第一章   綜論：元首話語與自我形塑三
八

三
九

階級中的被統治集團」。3 田曉菲則云：「對於一個寫詩的皇帝來說，

其君主身分既受到歷史上帝王格範的制約，也受到其表現手段，亦即

詩歌話語本身的影響。更進一步說，詩是抒情主體個人化的表達，宮

廷詩卻偏偏要求抹煞個性。另一方面，帝王既是最有權力、自我意識

最為膨脹的個人；卻同時也是（至少在理論上）最應該沒有個性的個

人，因為在一個明君身上，私人的欲望和愛好必須臣服於君王的公眾

角色。」4 這個「元場域」的成員，一定程度上也許還可包括宗室子

弟。駱曉倩說：「宋代以前的宗室文學創作具有比較明顯的貴族特色，

而宗室文人往往也是文學活動的組織和領導者。到了宋代，隨着門閥

制度的徹底崩潰和宋代的宗室政策和制度的實行，宋代宗室文人具有

特殊的雙重身分。一方面，他們擁有高貴的皇家血統，享有世襲或恩

蔭的特權；一方面，他們又與一般的士大夫相差無幾。這就是說，宋

代的宗室文化呈現出有別於前代的特色，表現在文學創作方面就是創

作主體的士大夫化、個體化的傾向非常突出。從這個意義上說，宋代

宗室文學是中國宗室文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關鍵性的轉折環節。」5 這

種兼具高貴血統與士大夫特徵的雙重身分，在明清兩代宗室間也很顯

著。辛亥革命結束了數千年的君主制度，宮廷文學場域隨之消失。就

宗室人員而言，民國建立後這種群體已不復存在，但如北洋大總統袁

世凱諸子多成長於遜清，如克定、克文、克端、克權等皆擅吟詠，克

文、克權尤其具有士大夫特徵。宣統年間，袁世凱隱居洹上時，克文

也參與了酬唱活動，並主力編成《圭塘唱和詩》。但民國時期其他幾

位元首或當國日淺，或子嗣稀少且不善文事，故與皇權時代之宗室相

3	 關於場域理論，參 Pierre Bourdieu & Loïc J. 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4	 田曉菲：書評：The Poetics of Sovereignty: On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By 
Jack W. Chen. Cambridge, MA: Harvard Asia Center, 2010, pp. xvii+445. 《中國文哲研究集
刊》第三十八期，頁 300。

5	 駱曉倩：《兩宋宗室文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 1－2。

對應的群體幾乎難以形成。因此，要了解這濫觴於上古君主的「詩

教」傳統何去何從，吾人理應考察民初北洋政府諸元首如何透過詩歌

創作來構築一己的文學場域，或許方可得到一些啟示。

民元以來百餘年間，中國先後出現了南京臨時政府、北洋政

府、國民政府、偽滿洲國政府、汪偽南京政府、中國共產黨人民政府

等政權，其中北洋政府成立於 1912 年，覆滅於 1928 年，為時僅十六

年，正式履職之元首達七人之多，茲表列於下︰

表一  歷任北洋元首概況

姓名 生卒年 名號 任次 任期

袁世凱 1859－1916 大總統 第一任 1912－1916

黎元洪 1864－1928 大總統 繼任 1916－1917

馮國璋 1859－1919 大總統 代理 1917－1918

徐世昌 1855－1939 大總統 第二任 1918－1922

黎元洪 1864－1928 大總統 復任 1922－1923

曹  錕 1862－1938 大總統 第三任 1923－1924

段祺瑞 1865－1936 臨時執政 —— 1924－1926

張作霖 1875－1928 陸海軍大元帥 —— 1927－1928

袁、黎、馮、徐、曹皆曾獲選為大總統，而段則擔任臨時執

政，張的職稱為陸海軍大元帥，筆者為便論述，統稱「北洋元首」。

除張以外，其餘六人都有詩歌或散文傳世。其中袁、徐、段之作品在

生前皆有結集，曹詩迄今雖未結集出版，但筆者所輯已達百餘首之

多，足窺其晚年投入詩歌創作之情狀於一斑。可以說，北洋元首創作

詩歌之人數及現存詩作數量，皆居二十世紀歷屆政府之冠。清末革命

黨人以推翻帝制為號召，意圖締造一西洋式之共和國；但相形之下，

北洋政府的文武百官生長、仕宦於晚清，深受舊式禮教薰陶，故而更

傾向於將其政權設定為清朝法統的繼承者。包括元首在內的眾多北洋

官僚，既流露着濃郁的傳統文化氣息，承襲了古典的「詩教」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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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樂於投入詩歌創作，並構築自身之文學場域。而他們身為洋務

運動的參與者和親歷者，也往往具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精

神——縱然這方面的主題未必反映在他們的詩作之中。

可惜的是，學界對於這些詩文的注意依然頗為不足。較早與該

主題相關的研究成果，當數毛翰〈民國首腦們的詩〉。6 此文着眼於孫

中山、黃興、袁世凱、蔣介石及汪精衛等五位政治人物的作品，其中

北洋背景者僅袁氏一人；作者選論了袁氏隱居洹上的若干作品，值得

參考，所言雖可進一步深入，然草創之功不可沒。此後，高有鵬發表

〈詩人袁世凱〉一文。7 高氏著有傳記文學作品《另一個面孔：袁世凱

的人生世界》，8 對袁氏之評價漸趨正面，此文亦然。文中所關注的作

品除了出自《圭塘倡和詩》，還涉及《洹村逸興》，文本分析也頗為

細緻，惜少數詩作的詮解尚待商榷。毛、高二文較傾向於隨筆性質，

故論說時有感興之語，行文或可更為縝密。此外，秦燕春所著《袁氏

左右：清末民初的流年碎影》（2009）有〈雖非當行，亦要風流：袁

世凱的詩藝情緣〉一章，對袁氏的文藝修養與好尚有所肯定，就論

袁詩也較為持平，惜篇幅不多。9 2017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

究所出版《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三輯，其中第十一冊

之《袁世凱檔》第六卷收錄詩稿五首、門聯一副、佚名手跡一張，第

九卷收錄袁克定所編之《洹村逸興》。近年，艾俊川發表〈養壽園紙

上考古記〉，對於《圭塘倡和詩》與《洹村逸興》有所討論。其文指

出中國社科院近史所不僅藏有《洹村逸興》原件，還存有幾份詩作

原稿，其中一首題為〈園成約諸友小飲〉，亦即圭塘諸集內的〈春日

飲養壽園〉。這幾份詩稿上都有「某人的批改」，改動之處袁世凱皆

6	 毛翰：〈民國首腦們的詩〉，《書屋》，2006年第 5期，頁 4－15。

7	 高有鵬：〈詩人袁世凱〉，《中華讀書報》，2013年 6月 5日。

8	 高有鵬：《另一個面孔：袁世凱的人生世界》（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年）。

9	 秦燕春：《袁氏左右：清末民初的流年碎影》（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年）。

未採用。這似可說明，詩皆為袁氏親筆。10 這對袁世凱原稿的生成過

程，以及《圭塘倡和詩》、《洹村逸興》二書編輯情況之相關作用，

皆有啟示意義。胡文輝〈跋《圭塘倡和詩》乙卯本〉談及《圭塘倡和

詩》的一種罕見版本—— 1915 年重印本或「乙卯本」，前有王式通

序，後有費樹蔚跋。費跋往往不見於此書現存其他版本，胡氏認為此

文「不是捧袁」，而是「話裏有話，用捧的方式表示異議」，甚至是

在洪憲帝制暗潮湧動之時，在袁克文默許、甚至授意下「借着這些漂

亮的門面話來勸阻袁世凱」。11 這無疑為《圭塘倡和詩》一書之傳播

意義賦予了新的詮釋空間。此外，費跋謂 1914 年至北京與袁克文相

見，克文以《圭塘倡和詩》相贈。其後費氏南返，「念茲編流佈人間

不多，輒重印一過，以貽世之知者」。至 1923 年周瘦鵑以鉛字重印

《圭塘倡和詩》（筆者稱為「大東本」），袁克文於再跋中提及「比來

江南印本久罄」，12 當可確認所謂「江南印本」即乙卯本，亦費樹蔚

1915 年重印於江南者。該資訊於《圭塘倡和詩》版本源流之考察具

有重要意義。復次，吳盛青發表 ‘Nostalgic Fragments in the Thick of 

Things: Yuan Kewen (1890-1931) and the Act of Remembering’ 一文，

內容涉及袁世凱〈自題漁舟寫真〉四首的其一、其四，13 然因並非主

題，所論篇幅未廣。

徐世昌學術及文教事業方面，近年時見關注者，然涉及其詩作

的研究卻為數不多。值得注意的有崔建利〈徐世昌詩集敘錄〉一文，

10	 艾俊川：〈養壽園紙上考古記〉，《掌故》，第六集（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 8月），
頁 51。

11	 胡文輝：〈跋《圭塘倡和詩》乙卯本〉，《華人文化研究》，第十卷第二期（2022.12），
頁 261－265。

12	 袁克文編：《圭塘倡和詩》，載氏著：《洹上私乘》（上海：大東書局，1926年），不著
頁碼。

13	 Wu Shengqing, ‘Nostalgic Fragments in the Thick of Things: Yuan Kewen (1890-1931) and 
the Act of Remembering’,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019) 6 (1), pp. 239-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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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徐氏詩集的編纂、詩篇的數量做了比較詳盡的探討與統計。14 又如

吳元嘉〈徐世昌《二十四氣詩》之觀物、寫境特徵〉一文，着眼於《水

竹邨人集》中的〈二十四氣詩〉，認為「整組詩口吻客觀而冷靜，呈

現人與自然、萬物和諧共榮的境界，雖平淡而有至味，看似客觀寫實

而實亦寄託了徐世昌對人生的終極理想」。15 此文是較為罕見的以徐

氏詩作為主題的研究成果。徐氏一向奉行韜光養晦的黃老之術，形於

詩歌亦多寄情田園隱逸之作，故〈二十四氣詩〉組詩之研究，可謂一

臠知味。然徐氏如何在這些「平淡」的作品中體現其對時局的回應與

感嘆，尚可進一步探討。至於段祺瑞、曹錕之詩文，相關研究迄今絕

少，此蓋資料難得之故。

從事過詩文創作的北洋元首，無不意識到自身之公眾角色。然

而，新式國體的設計卻並沒有為他們留下太多建構文學場域、弘揚詩

教的空間。正因如此，無論是掌握實權的袁世凱、曹錕，還是大權旁

落的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都極少在擔任元首之時從事吟詠。即

使如勤於創作、且以「文治」自許的徐氏亦然。16 臨時執政任上的段

祺瑞也許是唯一例外，但他前此暗中操控黎、馮、徐時，詩作也同樣

不多。不過，由於政治領袖的身分與需要，在他們身邊一直聚集着文

人幕客，這些文人也令文學場域之構築變得可能，而這個場域的存在

具有持續性，不以其主腦是否秉國之鈞作為唯一的參照。袁世凱的洹

上唱和對象多為幕客，而其好友徐世昌及馮、段等北洋僚屬等卻全無

和詩。《圭塘倡和詩》的付梓，讓世人得以從不同作者的詩作——亦

即不同的視域來窺探袁世凱隱居的心態。徐世昌在大總統任內主持的

晚晴簃詩社，以編選清詩為主，而個人在相關聚會中極少與社員酬

14	 崔建利：〈徐世昌詩集敘錄〉，《文學與文化》，2015年第 1期，頁 112－117。

15	 吳元嘉：〈徐世昌《二十四氣詩》之觀物、寫境特徵〉，《藝見學刊》6期（2013.10.01.），
頁 63－74。

16	 楊穎奇主編：《民國政治要員百人傳》（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年），頁 209。

唱。但是從他上任前、下野後的大量詩作中，不難發現大量的贈答之

作。同年舊友、門生故吏，可謂其文學場域的基本班底。段祺瑞身邊

的王揖唐、梁鴻志、章士釗等人，多為能文之士，他們不僅與段氏酬

唱，更曾負責段氏《正道居集》的編纂。曹錕晚年的文學活動尚待

進一步探究，但觀其主編《仁智林叢刊》中，登載有楊增犖（1860－

1933）〈仁智林叢刊敘〉、夏壽田（字午詒，1870－1935）〈樂壽園

記〉等作，這些文人當亦與曹氏有賓主之誼，協助《仁智林叢刊》之

編輯發行，以及曹氏詩畫的流播。如齊白石（1864－1957）回憶於

1902 年結識夏壽田等人，同年冬遂應夏壽田之聘到西安教畫。17 由於

夏壽田是曹錕的秘書，而齊白石與之交厚，因此於 1921 年應夏氏之

邀到保定小住，結識了曹錕。齊白石為曹錕作畫甚多，包括《廣豳風

圖》、《雲龍圖》、《漢關壯繆像》、《宋岳武穆像》、《十六應真佛像冊》

等畫作，以及篆刻若干。換言之，袁世凱、徐世昌、段祺瑞、曹錕各

有自己的文學場域，考察他們對於文學場域的經營情況，吾人未嘗不

可勾勒出一條北洋詩教的發展軌跡。職是之故，本書嘗試以袁、徐、

段、曹四人的詩文為中心，依次探討這些一度擔任北洋元首的政治人

物如何在勉力構築、經營的文學場域中，對自我形象進行塑造，且如

何試圖透過「詩教」來影響輿論時局、世道人心。

北洋元首除黎元洪、張作霖以外，皆出於北洋新軍：袁世凱為新

軍之創辦者，徐世昌為其幕僚、助手及莫逆之交。馮國璋、段祺瑞、

曹錕皆畢業於天津北洋武備學堂，是袁一手提拔的幹將，故文化背景

頗為接近。不計張作霖少即輟學，六位北洋元首的文化背景大概可分

為三類。第一類為科舉晉身，這類只有徐世昌一人。他在光緒八年

（1882）壬午科中了順天鄉試舉人，十二年（1886）以天津籍中進士。

同年五月，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十五年（1889）四月散館，授翰林院

17	 齊白石：《白石老人自述》（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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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修。這自然與他少時苦學有很大關係。第二類為棄文從武，這類僅

有袁世凱一人。袁世凱為官宦子弟，兩度鄉試不第，十九歲時返鄉組

織文社，自為盟主。二十一歲時，鄉試三度不第，怒焚歷年詩稿，決

意棄文從武。第三類為軍校進修，這類有黎元洪、馮國璋、段祺瑞、

曹錕四人。黎元洪幼年雖然家貧，卻曾師從著名教習李雨霖學習儒經

及作文。光緒九年（1883），黎氏考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曾在張之

洞麾下督練新軍，多次赴日本學習軍事。馮、段、曹三人早年皆讀過

書塾，也都因家貧而考入軍校，在接受軍事訓練之餘學習傳統文化。

其中段祺瑞於光緒十一年（1885）考入北洋武備學堂，習炮兵科。

十五年（1889）春獲得李鴻章青睞，選派到德國留學，先在柏林軍校

學習軍事理論，後轉往克虜伯炮廠實習。學者黃征等人指出，就讀私

塾使年幼的段祺瑞對儒家經書有了初步了解。就讀武備學堂時，每日

熟讀並背誦經史是必修課，這也為他後來的「文治」打下了基礎。18 

透過這番話，也可持以思考馮、曹二人的仕進軌跡。（附帶一提，馮

國璋擅長算術，在學期間曾回原籍參加科舉考試，考中秀才之數學附

生額。）

初步統計，袁世凱在宣統年間（1909－1911）隱居洹上時所作詩

歌共 19 題 25 首，除〈自題漁舟寫真〉四首外，皆見於《圭塘倡和詩》

及《洹村逸興》。此外尚有零星詩歌，有待進一步輯佚。徐世昌現存

詩作，據今人崔建利統計達 6,186 首，上及光緒十三年（1887），下

逮去世前夕。19 段祺瑞生前所編《正道居集》，錄詩 35 題 54 首，筆

者又輯得 11 題 11 首。曹錕詩作多因題畫而作，生前曾手抄〈自詠梅

花詩〉100 首贈與葉恭綽，權可視為首次整理結集。此外，筆者在其

18	 黃征、陳長河、馬烈：《段祺瑞與皖系軍閥》（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 5－
6。

19	 崔建利：〈徐世昌詩集敘錄〉，《文學與文化》，2015年第 1期，頁 112－117。

主編之《仁智林叢刊》及傳世書畫作品中輯得詠梅詩 24 首，其他詩

作 3 首。其餘刊物中輯得〈玄玄奧旨歌〉16 首。至於黎元洪、馮國

璋，所知現存詩作分別僅有一二首。這些詩作合共有 6,400 首左右，

人均創作達 900 餘首。徐世昌情況較為特殊，如不計其人其詩，剩下

五位的人均創作亦有 48 首左右。持此平均數而觀之，黎、馮創作遠

低於平均數，袁世凱稍為接近，段、曹則超出此數。

值得注意的是，縱然現存北洋元首詩作有一定的數量，但真正

創作於元首任內的篇章卻為數不多。如袁世凱洹上諸作，皆成於清

末「隱居」時期。曹錕詠梅諸作，皆成於北京政變下野之後。徐世昌

詩作雖多，但比勘其詩集與日記，已知創作於大總統任內者僅 6 題 7

首而已。唯有段祺瑞《正道居集》中若干作品乃臨時執政任內所為。

蓋臨時執政不過名義元首，大權掌控於馮玉祥、張作霖之手，故段氏

方能利用閒暇從事創作。（實際上，段氏在 1920 年直皖戰爭失敗下野

後便開始究心文事，其後擔任臨時執政、再度下野，而吟詠卻一向不

廢，直到去世前夕。）

第二節	 北洋詩教：感世與自適

袁世凱現存大部分詩歌皆創作於清末隱居洹上之時，嚴格來說

算不上元首詩，卻為其繼任者起了一種推崇詩教的示範作用。袁克定

將袁世凱的洹上諸作譽為中華民國之「緯文」、「虞謌」，20 在他看來，

這些詩作預言了乃父將成為民國元首，而僚友之間的賡詠，則與虞

舜、皋陶的帝廷唱和庶幾近之——且虞舜因禪讓而得天下，與袁世

20	 袁克定編：《洹村逸興》（袁世凱謄抄本，1940年代編，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
所），不著頁碼。此書稿亦影印錄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虞

和平主編︰《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三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7
年），頁 685－697。


